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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阎肃（下） ! 乔林生

! ! ! !到现场一看，阎家人傻眼了：且不说饭馆
档次很一般，乱乱糟糟，可气的是男方家里只
来了女婿一个人，另外还有他的一位朋友来撑
场面。杨家人住在北京，儿子结婚这么大的事，
父母、亲戚连一个人都没来，说不过去呀！母亲
李文辉很不高兴，阎宇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
们太轻视我姐了！

肃老当时心里肯定也是纠结，但他明面
没有丝毫表露，反而热情地招呼大家入席就
座。菜品上齐后，他最先动筷子，该吃吃，该喝
喝，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饭吃得差不多的时
候，肃老擦了擦嘴，站起来说话了：“今天是我
女儿女婿大喜的日子，我要代表全家送你们
俩一首诗，表达由衷的祝福。”

肃老不受任何情绪影响，不管不顾地朗诵
起自己写的一首诗，题目是《金红的玫瑰》———

金红的玫瑰!摘下一朵!我祝福你们!也

祝福我"芬芳的心香!袅袅升起!我祝福你们!

也祝福我"

相逢是缘分!有缘莫错过!茫茫人海里!

知音最难得"我祝福你们!青春永欢乐!好运

时时有!成就日日多"

掌声会过去!鲜花会凋落!唯有好心愿!

彼此能寄托"我祝福你们!年华永不老!下次

再相会!一定更快活"

金红的玫瑰!留下一朵!我祝福你们!也

祝福我"甜美的心香!虔诚捧起!我祝福你们!

也祝福我"

肃老声音浑厚，抑扬顿挫，把一个父亲的
心意和情意表达得准确到位，相邻饭桌上的客
人都站起来为他鼓掌了。本以为要遭到一家人
责难的新郎和新娘，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

肃老得意地对儿子说：
“我的这首诗，你老婆不懂，我
老婆也不懂。”

儿子阎宇成年后，玩性大，早恋不早婚，
交一个女朋友过一段时间就黄了。肃老看不
惯，怕人家女孩受委屈，有时候还给儿子“使
坏”。有一次，阎宇认识了一个重庆的女孩，俩
人谈起了恋爱。在一个饭局上，阎宇把那个女
孩也叫来了，让父亲认识认识。没想到，肃老
当场对那个重庆女孩说：“和阎宇交往，你可

别当真啊！他全国各地哪里都有女朋友。”阎
宇恨不能钻地缝里躲一躲。重庆女孩从此再
也不理他了。

阎宇不乐意了：“老爸啊，你太落伍了，多
谈几次恋爱就叫‘瞎搞女人’，你这是什么逻
辑啊？什么年代的思想啊！”

阎宇说：“我处女朋友，每次我妈都当真，
每次我爸都不当真。”

阎宇和武警文工团独唱演员刘莉娜相
爱，肃老也没当回事，结果他俩修成正果，走
进婚姻殿堂。结婚那天，肃老特别高兴，又是
当场掏出早已备好的一首诗，激情朗诵。

伴君行

一叶扁舟浪花中!去年海北!今岁江南!

明朝河东!任黄花碧水!青山红叶!白发秋风"

随你奔波这久!也算是五彩人生"

咽下了!千杯喜!百盅泪!万盏情!仍留得!

一颗心!七分月!三更梦!淡定从容伴君行"

缘分早注定!心海已相通!携手坎坷路!

遥对夕阳红"将惆怅#怨恼#寂寞#悲凉都抛

却!把忠诚#理解#宽容#和善#拥怀中"人生难

得是相逢!记得年年定情夜!香缥缈!月朦胧"

下得台来，肃老得意地对儿子说：“我的
这首诗，你老婆不懂，我老婆也不懂。”
你看他这玩笑开的。
阎宇媳妇刘莉娜怀孕后，全家人都特别

高兴。过了几个月做!超，发现是女孩。阎宇回
家对老爸说：“是个女孩。”
“女孩好啊！”肃老一条一条给儿子掰扯

生女孩的好处，说了一大堆好话。
大半天没动静了，肃老又突然冒出一句：

“这!超会不会弄错啊？”
孩子没出生时，肃老就给孩子起名，写了

满满一页纸，阎宇一看完了，全是男孩的名字。
阎宇感觉老爷子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有的。

孩子出生后确认是女孩，抱回家来，肃老
也挺高兴的，一天来看几回。只是在给孙女起
名时，父子俩又产生了分歧，阎宇给女儿起名
叫阎已偲，意思是希望她将来做一个厚道的
有才华的人。肃老给孙女起名叫阎沐寒，因为

她正好是小寒那天出生的。最后折衷了一下，
大名叫阎沐寒，小名叫偲偲。

偲偲越长越可爱。肃老每次见面都要脸
贴脸和她玩一会。阎宇委屈地说，我和我姐从
小就没这待遇。

肃老此次入院后，变得有
些黏人，而且特别念旧

人年纪大了，时常有个头疼脑热的，很正
常。肃老自理能力强，平时多半是他自己照顾
自己，而不是要别人来照顾他。与前几次住院
不同的是，肃老此次入院后，变得有些黏人，
儿女来看他时，总是依依不舍的，而且特别念
旧，话也比平时在家里多了。

液体一滴一滴吊着，肃老就给儿子阎宇
讲从前的故事：“我呀，这些天躺在病床上，
老回想小时候的事，一幕一幕的。以前在老家
保定，生活不下去，七岁去了武汉，日子也过
的挺艰难的，九岁到了重庆，赶上日军大轰
炸，把家炸没了。再以后到南开中学上学，又
到重庆大学上学，再以后当兵去了，弄来弄去
进了西南军区文工队，先当演员后搞创作，最
后稀里糊涂来到北京空军文工团，再没几年，
李文辉来了。再没几年，你小子也来了。”
阎宇忙插话：“不对，还有阎茹呢！”
肃老忙纠正：“对，你姐比你先来的。和你

妈结婚后我写出了《江姐》，也算对得起他们
家的人吧。以后啊，你小子要多心疼你妈，你
小时候整天捣乱惹事，都是你妈给你铲的。你
妈脾气不好个性强，可心眼不坏，对你们姐弟
那可没得挑！可你姐姐阎茹怎么办啊？她一个
人带着两个孩子（龙凤胎）怎么过啊？”

阎宇劝解老爸：“我姐和两个孩子的感情
特别好，他俩将来还能不孝顺我姐？您好好养
病，就别替她操心了。”

阎茹的双胞胎早产，体质弱，学习不是那
么优秀。肃老又给阎宇下达任务：“你得每天
让龙龙和凤凤各背一首唐诗，写一篇大字。”
阎宇说：“都快十八岁了，来不及了。”
肃老说：“啥时候开始都来得及，还得背、

还得写，要不好好学的话就废了。”
肃老停了一会，又说：“你甭说，你姐的孩

子没准能成为咱这条街上最出色的修车工。”
阎宇哭笑不得：“瞧您说的，我外甥再不

济也不能在大街上给人家修车啊！”
阎肃严肃了：“修车工有啥不好的？靠自

己的劳动吃饭嘛！”
阎宇有点不平衡了：“您担心这个，担心

那个，您咋不担心您的小孙女偲偲，她才"个
月大啊！”

肃老乐呵呵地笑了：“你女儿那是得天独
厚啊！身体又好，又聪明机灵，再等几个月就
会背诗了。你俩口子年轻力壮，又能挣钱，哪
用得着我操心。”

说不操心是假，他时不时地问：“儿子你
离开银行后，现在到底在干啥啊？”
“投资做高空发电，新型产业。”
听完儿子的一番解释，肃老连连摇头：

“这个太危险了，万一电死人那可要了命了，
千万别弄这事。”
“那你还弄啥事呢？”肃老一会又问。
“刚刚投资上千万，办一个育婴学校，也

就是教幼儿的父母怎样当好父母，怎样培养
孩子的各种品质，正直、善良、勇敢、分享；各
种习惯，阅读、思考、整洁……；各种能力：记
忆、专注、独立……”

没等阎宇讲完，肃老一拍大腿：“哎呦，这
个好，造福子孙后代的事，这是做好事、做善
事。挣不着钱吧？挣不着也得做，还得做好。”

肃老还和儿子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掐着
指头数数谁谁谁走了，谁谁谁也走了。谁谁谁
走得很痛苦，谁谁谁走得很安详……

部队马上面临精简整编，肃老也有些忧
心：“#$%%年空政文工团一成立，我就来了。我
的一生就是文工团的一生，部队不能没有文
工团啊！”
这就是生活中的阎肃，一个真实的阎肃。
（&'#%年#'月下旬于北京 &'#(年&月#&

日改定）
摘自微信$微副刊%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 ! ! ! ! ! ! ! ! !"#到下边做网点自己干

对快递公司来说，加盟制起码拥有五大
优点：一是可以极低成本或无成本即可以建
立起快递网络，门面、人员、运输工具等成本
均由加盟商承担。二是可实现迅猛发展，快速
扩张，可一次性增加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
百个网点，易于实现全覆盖。三是网点自负盈
亏，不仅降低快递公司运作与管理成本，还分
散了风险。四是加盟商在给自己做，不仅有投
资的积极性，而且 "小时干不完可干 #(小
时，自己干不过来，亲朋好友齐上阵。五是加
盟商自创造、自驱动、自运转，这样就可以把
指挥权交给能听得到枪声的人，让他们制定
作战方案，让他们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去定
价，去营销。
金任群说：“浙江系加盟体系的游戏方式

不是某一个高人设计和规划的，是自然天成
的，一切都是基于‘快递文化’。什么是文化？文
化是一种普遍的并且是浸淫在骨子里的一种
认知和价值观，而不是口号和标语，其最终都
会体现到人的具体的自然而然的行为上的。”
盛彤依靠加盟制在短短几年的工夫就在

全国各地建了数百个分公司和网点，成为长
三角地区网络最宽广，规模最大的民营快递
企业。

#$$)年 (月，商学兵在杭州申通总部对
聂腾飞说：“我想到下边做网点，想自己干，行
吗？”“行啊，你有多少钱？”聂腾飞眼睛闪烁着
兴奋目光，问道。“('''元。”商学兵有点儿底
气不足地说。
两个月前，他去上海找歌舞乡初中的同

学陈德军，说自己想改行学做快递。
陈德军是位老实厚道之人，对同学更为

实在：“你要学快递的话，最好别跟我干，回杭
州找我妹夫聂腾飞好了，他比我懂。”
商学兵跟聂腾飞干了两个月，觉得这行

当真是不错，比过去蹬三轮、摆地摊和炒栗子
强多了，收票件就能赚十几元钱，不禁摩拳擦
掌，要自己去闯荡了。

('''元钱，去掉 &'''元的加盟费，
还余 *'''元钱，紧一紧，差不多够建一
个网点了。
聂腾飞把他和邓德庚叫过去，让他

们挑选建点的城市。聂腾飞说了几座城
市，商学兵像面临戈壁似的，茫然摇了摇

头，这些地方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一个都没去
过，邓德庚选择了金华。邓德庚不仅做快递时
间比商学兵长，还有过丢件的洗礼，对快递的
了解与认识远比商学兵深刻。聂腾飞又点几
座城市，听到“温州”两个字时，商学兵的脸庞
一下就“春风杨柳万千条”了。

商学兵去过温州，在那儿买过人力三轮
车。不过，温州留给他的印象是远，太遥远了。
那时，诸永高速和甬金高速还没开通，往回运
车时，三轮车前轮卡在货车厢外，商学兵手把
着三轮车。从温州到金华就颠簸了一天一夜。
半路下起雨来，搞得他饥寒交迫。到兰溪，又从
兰溪搭车回到桐庐，一天一夜，吃了不少苦头。
他选择温州并非它的遥远，而是觉得那个地方
挺繁华。他基于一个朴素的想法，城市越大，越
繁华，经济就越发达，经济越发达，快递就越好
做。在浙江，温州算得上大城市了，除省城杭
州，再就是宁波和温州了。宁波被聂腾飞父母
和聂腾云占领了，温州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点儿太背了，加盟签协议那天，商学兵准

备好的押金被小偷窃去。他只好一脸沮丧，两
手空空地站在聂腾飞的面前，不知说什么好。
聂腾飞二话没说，让妻子取出 &'''元钱，替
商学兵垫上。临别时，聂腾飞还叮嘱他好好
干。商学兵是位知情知义的汉子，时至今日仍
对聂腾飞、陈德军兄妹怀有感激。
温州网点开业后，生意冷清得已不是门可

罗雀，而是连雀的影子都没有。他着急上火地
枯守在出租屋时，聂腾飞坐着大巴风尘仆仆地
从杭州赶来，不仅耐心地指导他如何开展业
务，还鼓励他好好干，赚钱是一定能赚到的。
商学兵的生意犹如凌晨的东方渐然泛亮

泛红时，却惊悉聂腾飞车祸身亡。他如万箭穿
心，悔之肠断，“聂腾飞来时，我怎么没好好招
待一下？”世上最宝贵的不是钱，不是权，而是
机会。现在就是摆下满汉全席也请不来他了，
没机会感恩和报答了。商学兵年年清明去给
聂腾飞扫墓。歌舞人看重的不仅仅是钱，不仅
仅是生意，更看重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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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晓波和李二冬，这两货不知道怎么碰
面了，正辛勤地弯着腰往路沿下一张接着一
张地贴，要不就踮着脚，往电杆上狠狠一粘，
浑然不理会路旁行人诧异的眼光。
鼠标笑了，心想立志当鉴黄师的李二冬

终于学有所用了，连豆包怕是也被他带坏了。
两人不是撅着屁股往台阶下贴，就是踮着脚
往电线杆上粘，干得那叫一个投入。
狗熊气愤地骂着：“这俩太堕落

了，连鼠标都不如！”
余罪却是深呼吸一口，猛地一

吼：“贴小广告的，站住。”
前面的两人，扔了东西，撒腿就

跑，边跑边往后看追来了没有。看得
真切时，猛地刹车，愕然地望着，跟
着尖叫一声，两人奔回来了，搂着余
罪，抱着狗熊，拉着鼠标，那个激动
呀，比抱了个美女还来劲！豆包更是
“啵啵”在余罪、鼠标脸上亲了几口，
李二冬说道：
“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的活儿

太多，两人都快忙不过来啦！”
在训练开始后的第二十二天，

不同地点的五个人意外地在同一天
相遇，不过在煤炭大厦的杜立才知道这不是
意外，恐怕是换的两位外勤被人反盯梢了，否
则这么大城市，得多大的概率才能一天发生
两次巧合。看着懊丧的几位属下，他感到了棘
手，一群小害虫结伙，他担心要失控了……
“迎接两会召开，本店暂停营业”。周围

店门外的横幅，都在庆祝着同一件盛事。
汪慎修挂好了条幅，门里叫阿宝的保镖

嚷着汪慎修，说是经理找，汪慎修应了声，快
步进去了。

辛苦的清洁工作只干了两天，汪慎修就
发现这儿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恐怖，不但不恐
怖，反而很人道，一日三餐管饭，除了早餐，
其余两餐都是高档的烧鹅、白切鸡、海鲜之
类的盒饭，偶尔碰上喝得晕三倒四的多金
客，还能收到不少小费，相比流落街头，这儿
还真是天堂。

自那以后，他就心甘情愿沦落了，过了
没几天，夜总会的工作人员也认可这位白净
小生了，还以为是招来的清洁工。经理也不

安排人看着他了，现在就算赶他走，他也未
必走了。
经理姓陈，叫什么汪慎修就不知道了，也

不是他应该知道的。他上了六层，叩响了经理
的门，进门时那位难得一见的经理笑了笑，一
点也不像曾经招呼众打手收拾汪慎修的样
子。汪慎修站到大班台前时，经理呷了口茶
水，出声问着：“小王，你来了有几天了？”

“十来天了吧。”汪慎修道。
“你会说英语？前两天听领班说，

你和一个来玩的老外聊得挺欢，还给
他介绍了几个陪酒的？”陈经理笑着
问，好不容易才顾得上过问这件事。

汪慎修笑了，里应外合宰了个洋
鬼子而已，没有什么谦虚的，应道：
“原来上学的时候学过点，也快忘完
了。”“很好，我们这儿像你这么高素
质的从业人员可不多啊。”陈经理赞
了句，悠闲地点上一支烟。他看到了
汪慎修平静的脸上掠过几丝不自然，
似乎生怕别人夸他似的。

汪慎修心想自己堂堂的警校生
来拉皮条了，将来要让家里和同学知
道，怕是得被笑话一辈子。

见他没说话，经理又问道：“本来
前两天想找你谈谈，一直没顾上。但是今天
我一位香港朋友专程打电话来了，他谢我，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猜是为什么？”
“我……我不知道。”汪慎修一下子蒙

了。“他谢我这里的员工，有人捡了个钱包，
上交到领班那儿了。”陈经理道。

汪慎修笑了，那是拖地时无意中发现
的，这鬼地方喝得晕头转向的多金哥不少，
丢表、丢手机、丢钱包的事经常发生。他笑了
笑，没多说别的。

这就让看惯世态炎凉的经理不解了，他
凝视着这位小帅哥，实在找不出要把里面装
着上万港币的钱包上交的理由，顿了顿，他
直接问着：“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其实我们看
得你并不严，你很容易逃走的。说实话，这里
根本没人把你当回事，只是让你吃点苦头、
长点记性而已。”
“不为什么，如果是客人给的小费，我就

不客气了；但如果是客人丢的钱包，我拿了
可就心安不了了。”汪慎修道。


